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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婆罗门教来看佛陀的女性观

存  德

男女就其自然属性来说是平等的，无所谓尊卑贵贱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女性的地位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均发生了变化。在远古时期，人类的生存与繁衍是头等大事，所以对其生殖力的崇拜是各大文明普遍的现象。正如尼采在《偶像的黄昏》中说：“真正的生命即通过生殖、通过性的神秘而延续的总体生命。……性的象征本身是可敬的象征，是全部古代虔诚所包含的真正的深刻意义。生殖、怀孕和生育行为中的每个细节都能唤起最崇高、最庄严的情感。”女性担任着人类繁衍的重任，所以在母系氏族社会中，女性的地位相当高，但当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时，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，变得非常低贱，对女性地位起决定性因素的当是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宗教思想。即使今日社会，宗教思想对女性生活的影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。

佛教的女性观是建立在古印度社会女性观的基础上的，这里就先来简略的谈谈婆罗门教的女性观。

一、印度河文化时期（公元前3000—公元前1500）

印度河文化又称哈拉巴文化，是以达罗毗荼人为主体的文化，达罗毗荼人是母系氏族社会，对儿子的命名常常用“某某女之子”的形式，社会组织形式是以母亲为中心的。从现有的资料来看，印度河文化时期，女性的地位比较高。在印度河文化遗迹中有地母神像，这就是后世婆罗门教中湿婆神的原型；在库里地区发现了许多女人像和牝牛像，这就说明了印度河文化时期，有对女性神的崇拜。对女性神的崇拜就说明了这一时期女性的地位比较高。

二、雅利安文化时期（公元前1500—公元前500年）

1、吠陀时期（公元前1500—公元前1000年）

雅利安人约于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河地区，雅利安人用武力征服了原有土著人，但在文化方面，雅利安人继承了达罗毗荼人为主体的文化。雅利安人在其基础上创造了吠陀文明。

在古老的吠陀中有许多女神，如突然出世的女神萨拉米耶；用智慧挫败偷走光亮的魔鬼，恢复了宇宙秩序的女神萨拉玛；她给予人类灵光的女神——闪电和雷鸣的女儿萨拉斯伐底；两性兼体的无限之母阿地底；支配语言的女神瓦克等等。可以看出，吠陀时期人们将各种创造力归结于女性，这其实也是吠陀时期对印度河文化中地母神崇拜的多元性化。后来的契经中亦提到很多女神，如悉多、阿萨、阿罗陀、阿那伽、乌婆罗、雅阇、娑摩、蒲蒂等等，这些女神都是与农业有关，据现代学者研究，农业是女性发明的，所以在早期的农业社会，女性的地位比较高。

这一时期，女性有比较尊贵的地位，有教养的女性则被称为圣哲，有些吠陀赞颂就是女性写的，在好些学者、诗人和导师中就有女性的名字。像《奥义书》中记载的伽尔基·瓦恰克纳比就是一位很著名的女哲学家。在实行祭祀时，女性均可参加祭祀活动，和男人一样均可向神祈愿。这一时期的女性在社会生活方面也比较自由，她们可以外出旅行，可以独自去参加节日活动，她们可以有自己的财产，死后这部分财产可以由女儿来继承。

但后期吠陀经典中出现了一些对女性丑化的记载，《利俱吠陀》中有女性是不驯的、低能的（33.17）、女性有鬣狗般的心，不能与其维持长久的关系（95.15）；《阿闼婆吠陀》中通常将印度教的女神和疾病和灾难相联系。西尔瓦认为“这些迹象只不过是《梵书》中出现思想的前奏”。

雅利安人经济生活占统治地位的是畜牧业，在畜牧业中，社会的优越性被男性所占领，早期之吠陀中还保留了初期农业阶段的女性神灵，随着吠陀思想的发展，最高神灵的统治地位被男性神灵所占领，女性神灵则处于附属地位。总体说来，吠陀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阳性统治，这一思想在《梵书》时期被完全体现出来。所以后期吠陀经典中就将女性和邪恶联系在一起。

2、《梵书》时期（公元前1000—公元前500年）

由于《梵书》的出现，婆罗门教形成了三教纲（吠陀天启、祭祀万能、婆罗门至上），由于婆罗门在宗教上的专权，使得女性的宗教地位降到最低。随之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是很低的，完全从属于男性。《摩奴法典》中说：

小姑娘，青年妇女，老年妇女，虽在自己家内，决不应随己意处理事情（Ⅴ148）。妇女少年时应该从父；青年时从夫；夫死从子；无子从丈夫的近亲族，没有这些近亲族从国王，妇女始终不应随意自主（Ⅴ.148）。妇女决不要寻求脱离父亲、丈夫和儿子；因为脱离他们，她要使两家都被人轻视（Ⅴ.149）。
在对待丈夫上，“应该在他生时敬谨侍候他，在他死后，不应该行为不贞或疏于对他应有的祭供而有愧于他”（《摩奴法典》Ⅴ.151）。即使“丈夫操行虽有可指摘，虽另有所欢和品质不好，但有德的妻子，应经常敬之如神”（《摩奴法典》Ⅴ.154）。无论丈夫如何，妻子在其生前和死后都不应该做使丈夫不愉快的事情。妻子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丈夫，一个有德贤惠的妻子，侍候好丈夫，来生可以生天界，如果对丈夫不中，“生前遭垢辱，死后投生在豺狼腹内，或为象皮病和肺痨所苦”（《摩奴法典》Ⅴ.164）。婆罗门教更认为，丈夫的死亡是其妻子的恶业所致，所以丈夫死后，女性不能改嫁，连其他男子的名字都不许提（《摩奴法典》Ⅴ.157）。如果一个妻子品行不端，和坏人为伍，与丈夫别居，“只要是男人，就加以享用”（《摩奴法典》Ⅸ.14）。可以看出婆罗门教中的女性是很悲惨的。

生为女身是卑贱的，地位类似于低贱的首陀罗、狗和乌鸦（《百道梵书》XIV.1.1.31），女性被描绘为虚伪和罪恶的化身（《慈氏梵书》1.10.11）。《摩奴法典》中记：

在人世间，诱使男子堕落是妇女的天性，因而贤者决不可听任妇女的诱惑（Ⅱ.213）。因为在人世间，妇女不但可以使愚者，而且也可以使贤者悖离正道，使之成为爱情和肉欲的俘虏（Ⅱ.214）。不应该和母亲、姊妹或女儿一起住在僻静的地方；欲念结合起来力量强大，可以诱惑最贤智的人（Ⅱ.215）。

女性在婆罗门教中简直就是邪恶的本身，她们的形象被描绘成蛇，女性更成为死亡、地狱的代名词，当然女性就丧失了一切宗教权利，更不要说女性有解脱的可能，要解脱还得来生转为男性。

三、佛陀时代的女性观

佛教认为，只要是人，不管男女老少、种姓差别，其本质上都是痛苦的，都生活在种种欲望的毁灭之中；只要是人，只要能绝灭欲望都能获得解脱。所以佛教主张男女平等，种姓无别。在《起世因本经》中说，人类最初长久住世，后由食粳米后，便生男女之别。

林蔓没已，粳米出生，不曾耕种，自然显现，无芒无糩，清净米粒，香味具足。彼时众生，如是食已，其诸身分，即有脂髓皮肉筋骨脓血众脉，及有男女根相而彰。根相既生。染心即起，以有染故，数相视瞻，既数相看，便生爱欲，以欲爱故。便于屏处，行非梵行。（《起世因本经》卷10《最胜品下》）
人类最初是自性生殖，没有性别差异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人类遂被贪婪所慑服，于是就产生了性别，自性生殖被性生殖所代替。由此可见，两性的产生是一个道德蜕化的产物，是由于人类的贪婪才有了两性的差别，在佛教看来，两性在人类的繁殖中都起着同等的作用，所以佛教认为男女是平等的。比如说在《善生经》中佛陀为丈夫和妻子作了种种应尽的责任，从这里看不出有歧视女性的意识。这里要注意的是佛教所说的男女平等并非现代女权主义的男女平等。有人认为佛典中女人有三障、五秽、十恶、八十四丑态、不能作佛等就是对女性的歧视，这里就来谈谈佛教对这一问题的看法。

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，魔王波旬派遣他的女儿去引诱佛陀，魔女“绮言作姿，三十有二”。
 她
们摆弄种种淫姿，作凫雁鸳鸯哀鸾之声来诱惑佛陀。佛教在这方面对女性的描绘，只是借用了婆
罗门教中女性的形象，来衬托佛陀修道的坚贞意志。这样的描绘在佛教的经典中很多，如说女人
有五恶、
 五欲、
 八是四丑态
，等等。既然佛教言男女平等，又怎么会如此看待女性呢？《起
世因本经》中说，人类最初是平等的，后由贪欲而成男女，这就是说男女在其生命的本质上是平等的，但在现象上即成的男女事实本身就是差别，即男女在法理上言是平等的，在事相上说则是有差别的。这是不容否认的客观道理，用大乘佛教的话来说就是法性平等，方起种种差别之相，指责佛教歧视女性的人就忽略了这一点。

我们先来看看佛教是如何接纳女性的。

当佛陀养母摩诃波阁提率众女请求加入僧团时，却遭到佛陀的拒绝。后来在阿难的劝说下，佛陀勉强的同意了阿难的请求，并提出了“八敬法”，并说：“女人出家，正法减五百年”。这是早期佛典一致的说法。我们先来回顾女性出家的结果。据《中阿含经》中记：

瞿昙弥大爱往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，白曰：“世尊，女人可得第四沙门果耶？因此故，女人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耶？”世尊告曰：“止！止！瞿昙弥，汝莫作是念：女人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；瞿昙弥，如是汝剃除头发，著袈裟衣，尽其形寿，净修梵行”。

她三番请示都被佛陀拒绝，后阿难替瞿昙弥大爱又请示佛陀，佛陀说：“若使女人得于此正法、律中，至信、舍家、无家、学道者，令此梵行便不得久住”。佛陀又打了个譬喻：

犹如人家多女少男者，此家为得转兴盛耶？

犹如稻田及麦田中，有秽生者必坏彼田。
佛陀又说：“瞿昙弥大爱多饶益我，谓母亡后，鞠养于我。阿难，我亦多饶益于瞿昙弥大爱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瞿昙弥大爱因我故，得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”。

这里要注意的是，瞿昙弥大爱先问佛陀，女性能否得阿罗汉果？次问女性能否出家？昭慧法
师认为“先问女人是否可得阿罗汉果——女性可以修道证果，这就取得了女性在‘出家’意义上
的合理性”。
从“因此故”一语来理解，就是说“女人可否经修持而证得第四沙门果？既然可
以，又有何理由不得出家？”佛陀只是制止了她出家的念头，对于能否得阿罗汉果佛陀并没有直接回答，似乎显示出佛陀是默认的。以佛教“无明缘起”、“众生平等”的思想来看，就是说女性同样拥有解脱的权利，同样可以得阿罗汉果，女性自身的缺点并不能阻止对阿罗汉的证得，修行者虽有男女之别，但阿罗汉是超越性别的，在南传《小有明经》中有位达摩亭娜的比丘尼在出家不久后就证得了阿罗汉果。在婆罗门那里女性的地位是那么的卑贱，根本就没有解脱的权利，想要生天还得要取决于对丈夫态度，而佛陀首先就肯定了女性同样可以以自己的能力达到解脱的目标。这就说明了女性和男性在追求解脱的权利上是平等的。既然能得阿罗汉果又为何不能出家呢？佛陀回答说这会令正法减五百年。那么佛陀的理由是什么呢？

佛教是一个自力觉悟的宗教，能否解脱在于其自身，并非神灵的护佑。摒弃欲念，清净梵志才是关键，而女性在这方面有其弱点，这就造成了男女在解脱道路上的差别，所以佛教说女性在解脱的实践上劣于男性的，这并非是一种歧视，而是基于现成事实。如果说佛教是一种他力性的宗教，向神灵祈祷献祭就可获得解脱，再说女性在追求解脱上劣于男性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歧视。同样是向神灵祈祷献祭，为什么女性又劣于男性呢？所以佛陀就肯定了男女在追求解脱的权利上是平等的。

佛陀认为女性出家正法会减五百年，这也是就当下的客观环境和女性的自身本能所言。从当时的社会情形来看，所有权利全属于婆罗门，更没有那个宗教能将女性接纳为宗教教职人员，佛教破天荒的接纳了女性，必然要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。佛陀在这里借用了一个俗世观念打了个譬喻：“犹如人家多女少男者，此家为得转兴盛耶？”从这里可以看出佛陀不接纳女性的忧虑。从原始佛教比丘尼僧团的情形来看，他们的确为佛教带来很多问题，所以佛陀着眼于此才说女性出家正法会减五百年，这其中是有其缘由的，并非是对女性的歧视。

佛教认为淫欲为生死之根本，要达到解脱，断除爱欲则是根本条件，在佛教看来，对僧团最大的威胁当是爱欲，而女性正是诱发爱欲的客观因素，所以，佛教亦就认为女性是淫逸的源泉和邪恶的标志。

《法华经文句》卷九上记：“阿难问佛：如来灭后，见女人云何？佛言：勿与相见；设见，勿共语；设共语，当专心念佛”。作为一个修行者来，最主要的是要远离女性，因为女性是男性的爱欲对象，佛教本为断绝爱欲，于是也便厌离女性，所以佛教认为女性是引起人们淫欲的导火索，要远离女性。

一切女人皆是众恶之所住处，其女人者，淫欲难满。（《大般涅槃经》卷9《如来性品》）
女性妖媚幻惑人，如怨诈亲不可近，贪欲迷荒坏清净，如水瀑流摧石壁。女人之性多谄曲，如水随流性不定，恒怀异志背其夫，智者谛思应迷离。（《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》卷5《净戒波罗蜜多品》）
女色者，世间之枷锁，凡夫恋着不能自拔。女色者，世间之重患，凡夫囚之至死不免。女色者，世间之哀祸，凡夫遭之无厄不至。（《菩萨诃色欲法经》）
虽是说女性的恶劣，勿宁说是爱欲的恶劣。《大智度论》卷三：“佛言：女人为戒垢，女人非戒垢，是戒垢因，故言女人为戒垢”。所以说佛教所言的女性污秽不净、杂恶多态是基于解脱而言，这是就现象上的事实来说的，是就男女的差别来说，这种差别是已然的，道明了这种差别难道就是对女性的歧视吗？比如说女性在生理上有污秽不净，在情感是多情多欲，这在追求解脱的道路上本身就是一种障碍，佛典中对女性所制定的众多戒律就是基于此而言，反观这些戒律，它并非是一种歧视，更恰当的说，当是一种保护，它体现了佛陀无量的大慈悲心。这是我们必须亦要明白的，否则，会被那些斥责“八敬法非佛说”，“尼戒是男权产物”胡言乱语所迷惑。

佛陀的本怀是人不分种族阶级、男女老少一律平等，这种平等不只是社会地位的平等，在宗教的权利上亦平等的，即“人人皆可成佛”，但由于婆罗门说教已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，再加女性自身的内在因素，所以佛经中出现看似丑化女性的种种言论。这一思想被保守的部派佛教所继承，以至于说女性是恶报的化身，但大乘佛教在缘起性空、诸法一如的思想中，开出女人亦可成佛之说，才将佛陀的本怀如实的开显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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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《普曜经》卷6《降魔品》。


�《增一阿含经》卷27：秽恶、两舍、嫉妒、嗔恚、无反复。


�《大智度论》卷22：色欲、形貌欲、威仪欲、姿态欲、言语欲、细滑欲。


�《大爱道比丘尼经》中列举了女人的八十四态。


�《中阿含经》卷28《林品·瞿昙弥经》。


�《佛教与女性——解构男性佛门沙门主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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